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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轻合金加工厂曾为航空事业熔炼出第一炉铝水，为飞天铸造了第一块铝
锭，为航空事业铸造了第一张铝板，为巡游太空航天设备制造了第一根铝线……
日前，工信部公布了《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东北轻合金加工厂的老办公楼、
201中心实验室、文化宫等核心物项被认定为国家工业遗产——

东轻生产出的第一块铝板东轻生产出的第一块铝板。。

街头日趋喧闹，鲜红的春联频频入眼，
新年已近在眼前。“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
年年人不同。”时光飞逝，镜中的我已然觅
不到青春的蛛丝马迹，细微皱纹顽固地刻
入眼角，白发也从稀疏的鬓角里探出头来，
思之人生短暂，不觉已至中年，心内禁不住
泛起阵阵感慨来。

我童年过年是在小兴安岭的大山里，
虽无城里火树银花的绚烂，更少锣鼓喧天
人声鼎沸，但那种独特的欢乐气氛和情境
依然使人感受到生命的红火和过年的热
烈。事实上，接近农历年底，山村里的年味
已经很浓了。家家户户杀猪宰羊揭开了过
年的序幕，持续不断地包冻饺子蒸粘豆包
等更为过年增添充实的内容。

尽管那时生活拮据，物资匮乏，但父母
在过年时仍挖空心思使其尽可能丰富些，
让孩子们换套新衣衫。这是古往今来留下
的一种传统，更是辞旧迎新的象征。那时
姊妹多的人家给孩子们做的新衣都是自家
用缝纫机缝制或请裁缝做的，且大多肥大，
目的是今年穿了来年仍可以穿，老大穿小
了老二可以接着穿。一年中穿惯了旧衣衫
的小伙伴们，在穿上新衣服时都格外注意，
为避免弄脏扯破，少了许多往日的摔跤打
闹。临近年关，母亲将平日积攒下的分分
角角，从左一层右一层的布包中抖出来，换
回我们盼望已久的糖果和爆竹。那些花花
绿绿的糖果，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因为分到
我们手里的有限。烟花爆竹更是极其珍
贵，我和弟弟们常常将一挂鞭炮拆散后细
细平分，然后各自放好，给自己规定每日燃
放几枚。捱到年三十，那一声声脆响，一束
束烟花，燃爆的是童年无限的快乐！

少年过年，家境稍有好转。山村家家
院内灯笼杆上的大红灯笼，映着厚厚的白
雪，柔和而招人喜爱。温暖的室内，火炉上
咝咝地响着开水，人们常常挤坐一室，嗑着
瓜子，老人们的故事异常吸引我们。那故
事从南朝飞到北国，从关里跳到关外，我们
听得入迷，甚至忘了已到年夜饭的时辰。

青年过年，已经另立锅灶。虽然远离
父母，交通不便，但回家过年的心却像长了
翅膀，往往在春节前几日就按捺不住，自己
开车或携上妻儿挤上客车回到那个熟悉的
小山村。年前帮家里宰猪杀鸡、打扫门庭、
去小河镩冰捞鱼……正月，一家人都在丰
盛的菜肴前和其乐融融的氛围里度过。

如今年过半百，父母年迈，已从山村搬
到城内，朝夕见其面，时时聆其声，少了诸
多思念和过年回家的奔波之苦，心内有了
极大的安慰和满足。在人口稠密的城市生
活，除了需要坚强，需要勤勤恳恳地敬业，
需要迎来送往地应酬，更重要的是对父母
尽一份孝心，满足全家团聚的夙愿。能够
在正月的“年”里一直陪同他们吃饭和唠
嗑，老人的内心会感到慰藉和幸福，因此过
年我尽可能哪儿也不去。因为年迈的父母
怕孤独，在城里又缺亲少友，与邻里也不
熟，不能让他们守着电视过年，对着饭菜吃
得枯燥。父母吃不惯酒店饭庄的饭菜，我
们就餐餐自做，花样翻新，设法让一家人吃
得舒心。

温馨和幸福的过年，从过去延伸过来，
使我对贫困的岁月和父母辛劳的一生有了
深刻的理解，也使我懂得了珍惜和感恩。
虽然如今那种盼过年、临近年根儿偷偷数
手指、一遍遍地翻日历牌的天真早已消失
得无影无踪，但那脆响的爆竹，高挂的红灯
笼，诱人的菜肴，仍使我对过年产生无限的
回忆，内心升腾起一缕暖暖的炊烟。

旧年小忆
□王贵宏

喜迎新春。

二车间轧出第一张铝板。

主厂房基础建设。

老建筑刻记的东轻荣光
□姜炎妍 孙铭阳 吴玉玺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
司（原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即
一〇一厂，以下简称东轻。），
1952年建厂，1956年开工生
产。

“一〇一厂是 1952 年 4
月开始筹建的。张日新（时任
一〇一厂厂长）带着郭励等人
第一批来到这里。我是5月6
日到的，当时的平房区除了老
百姓种的地，就是当年日本细
菌部队在此毁坏的一些建筑
残骸。平地起家，条件是相当
艰苦的。记得当时只有两座
房子。一座是用木板钉的，张
日新住在里间，我住在外间。
白天卷起行李卷当办公桌，晚
上铺上行李卷当床睡，床底下
长满了草。吃饭，就在当年日
本侵略者遗留的酿酒用的破
房子里站着吃。一个人只有
一个饭碗，饭菜都装在一个碗
里，当时的生活是很艰苦的。”

曾经任一〇一厂党委书
记、革委会主任的王哲，在纪
念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开工生
产四十周年的回忆录里这样
写到……

1952年，在北国冰城哈尔滨
的东南隅，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设
大军怀着开天辟地的雄心壮志，
拉开了波澜壮阔的新中国第一座
铝加工厂的建设序幕。

一〇一厂是国家“一五”期间
苏联援建的 156项重点建设工程
中的两项，是我国第一个铝镁合
金加工厂，被誉为国家的第一个

“独生子”。厂区的建设，从总图
设计直至技术、工艺装备及企业
管理等，都是引进苏联模式。

1954年，厂区土建工程全面
开展，昼夜施工，一片兴旺景象。
老办公楼也随着工厂的开建拔地
而起，1954 年 10 月 10 日开工,
1955年 6月 30日竣工，历时 8个
月建设完成，占地面积 927.35平
方米，建筑面积3188.3平方米。

从开工生产一直到上世纪七
十年代中期，东轻一直处于“全国
靠一家、一家供全国”的特殊地
位，不仅要为国家提供和试制各
种军工专项工程材料和重点科研
攻关，同时还担负着“出铝材、出
人才、出经验”的重任。

也正是在这栋老办公楼里，
时任计划科科长经过两年多的时
间，编写了四十六万字的《工厂管
理法》，生产线上的每一项成绩、
企业管理的每一条经验、工人的
每一项福利待遇都有了明文规
定。1978年，他担任厂长后，依托
于《工厂管理法》，一〇一厂迸发
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全厂提前一
个季度完成国家计划，8 项经济
技术指标全面超过历史最好水
平，利润达到2005万元。

老办公楼作为一〇一厂的
“决策中心”“智慧中心”，历任厂
长（总经理）曾在老办公楼废寝忘
食、昼夜奋战，带领东轻人为祖国
的国防建设、科技进步、国民经济
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造就
了“祖国的银色支柱”“中国铝镁
加工业的摇篮”。

为航空熔炼的第一炉铝水，为飞天
铸造的第一块铝锭，迎向蓝天的第一张
铝板，巡游太空的第一根铝线……东轻
与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共同成长，在国防
军工发展的每个重要历史阶段，都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切都离不开东
轻人代代相传的科研精神与家国情怀。

实验室大楼（又名 201实验室）正
是这些成绩的见证者。作为一〇一厂
最早的研发基地，这里成功地研制出一
系列铝镁及其合金材料，填补了数百项
国家空白，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参与制定
了 90%以上的铝材国家标准和军工标
准。

国产第一架飞机、第一枚导弹、第
一枚运载火箭、第一颗原子弹、第一座
核反应堆、第一艘核潜艇、第一颗人造
地球卫星、第一艘远洋巨轮上的铝材
100%都是东轻公司生产的，见证了新
中国铝镁加工业的起步和发展历程，是
新中国铝加工业的一面旗帜。

上世纪 50年代初，风华正茂的许
炳秋，从福建协和大学物理系毕业。当
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怀揣着建设东北
的雄心壮志，许炳秋背起行囊，告别家
乡，前往沈阳苏家屯有色金属加工厂工
作，后因工作出色被派往苏联学习，回
国后来到了当时的一〇一厂，开始了人
生的新起点。

东轻技术中心党总支书记张克伟
说，听老一代东轻人讲，那时候，工厂的
实验楼和大部分主厂房都已完工，主机
设备进入安装调试阶段。领导决定由
许炳秋负责实验室光谱分析室的筹建
和设备安装工作，并要求在两个月之后
就能够为熔铸试生产提供分析数据。
时间紧，任务重。

许炳秋怀着满腔热情，凭借自己过
硬的专业技术，干起了中国铝加工史上
前无古人的事业。在苏联专家的配合
下，每台设备他都亲自动手，精心安装、
精密调试，一个个不眠的夜晚，一滴滴
辛勤的汗水，终于将一台台精密设备按
照规定工期安装就绪。两个月后，他果
真拿出了准确的数据分析。

1959年，随着国防工业的发展，国
家急需一种特殊工艺管。这种工艺管
生产难度大，要求纯度高，微量杂质元
素含量仅限于万万分之几以下，一旦超
标绝对不可使用。

一无资料、二无分析方法、三无精
密设备，许炳秋收拾行囊，只身前往北
京，在北京图书馆里足足泡了一个月，
早上开馆进，晚上闭馆出，饿了就吃口
凉馒头，几乎将所有与光谱分析相关的
资料查了个遍之后，就风风火火地回厂
了。

回厂后，许炳秋就开始了带着全组
人员夜以继日地投入到奋战当中，历时
两年多，上千次失败后，终于完成了工
艺管近 20个元素含量的分析测试，独
创了我国工艺管微量元素光谱分析方
法，填补了国家工艺管生产的空白。

看着眼前这座在风雨中伫立近 70
年的实验室大楼，张克伟感慨万千。他
说，众多技术人员、行业精英从 201实
验室走出，成为了我国铝镁加工事业人
才培养的基地、成长的沃土。

东轻人的足迹遍布铝加工行业，先
后援建了西南铝加工厂、西北铝加工
厂、渤海铝业公司、洛阳有色加工设计
院、洛阳铜加工厂、华东铝加工厂、广东
有色金属加工厂等一大批铝加工企业，
为行业直至国家培养、造就和输送了大
批本行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专家。

小时候，薛克军最期待的就
是每晚七点半，东轻文化宫放电
影的时候。“洪湖水，浪呀嘛浪打
浪啊……”《洪湖赤卫队》作为当
时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也点亮
了薛克军心中一个关于电影的
梦想。

一面幕布一束光，就可以看
电影？幕布上的人是从哪里出
来的？电影结束后，薛克军总是
忍不住围着幕布跑上一圈，想要
把刚才电影里的人物给找出来。

带着对放映机的好奇和对
电影的喜爱，薛克军入伍当兵
后，选择在部队学习播放电影的
技术，成为一名放映员。退伍后
到东轻工作的他做了 7 年电工
后，终于在1996年如愿成为了东
轻文化宫的一名放映员。

《红河谷》是薛克军到文化
宫后播放的第一部电影，“当时
紧张得不得了，虽然以前在部队
也放过电影，但是回到这个梦开
始的地方，内心无比神圣与忐
忑。”薛克军回忆道，即使在老师
傅的指导下，依然把画面放倒
了，奔跑的马蹄子四脚朝天地出
现在幕布上。

正是在这样一个小插曲中，
薛克军开启了自己作为东轻最
后一代放映员的使命。每周一
去电影公司定片，回来后做海
报，排好一周七天的播放顺序，
每晚 7点如约等候观众的到来。

“那个时候娱乐项目不多，看电
影成为人们最普遍的休闲方式，
文化宫也成为职工下班后常去
的地方，电影的歌曲通过文化宫
的大喇叭在整个厂区回荡。”据
薛克军回忆，文化宫大礼堂可以
容纳1000人左右，每晚播放电影
的时候几乎都座无虚席，有父母
带着小孩来的，也有来约会的小
情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和休闲娱乐方式的增多，来看
电影的人越来越少了，每晚播放
电影改成了周六、周日两晚播
放，到最后只有每周日播放。薛
克军至今记得文化宫播放的最
后一场电影《泰坦尼克号》，从那
以后，文化宫安静了下来，再没
有了往日热闹的景象。薛克军
也调到了文体部从事行政工作，
闲暇的时候，他依然会回到文化
宫，擦拭一下放映机，重温内心
有关电影的点滴情怀。

虽然不再放映电影了，但是
东轻每年的职代会、春节晚会等
大型会议活动还是会在这里举
行。直到2020年春节，突如其来
的疫情，让各种大型活动都无法
举行，这里才真正归于沉寂。服
务了几代人的电影放映机也正
式拆除，陈列于东轻展览馆，在
那里静静讲述自己的故事。

黄色的外墙，蓝色的玻璃，
墙上挂着的两个大喇叭……这
座始建于1955年的东轻文化宫，
不仅见证了东轻 60多年的风霜
岁月，也陪伴了几代东轻人的成
长，极大地丰富了职工文化生
活，改变了职工的精神风貌。而
今，它正静静伫立，迎接新使命
的到来。

（本稿件图片均由东北轻合
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东北轻
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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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轻生产的第一根圆柱锭。


